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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成

我小的时候，爹常跟我说，那仗，打得真

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到如今想起那些事，

咱这把老骨头还直打颤。

那年 3月，天还冷得很，风跟小刀子似的

刮脸。爹所在的部队开赴台儿庄的时候，老百

姓都站在路边送，端着窝头、咸菜，还有热乎

的小米粥。有个老大娘拉着爹的手，眼泪汪汪

地说：“娃啊，替俺们多杀几个鬼子！”爹当时

心里头一热，嗓子眼儿直发酸，点点头说：“大

娘，您放心，咱们不把鬼子赶跑，绝不回头！”

到了台儿庄，爹才知道啥叫打仗。以前在

训练场上打靶、拼刺刀，那都是闹着玩呢。真

到了战场上，炮弹跟下饺子似的落，子弹嗖

嗖地从耳边飞过，炸得泥土石块直往脸上

砸。爹跟着部队刚进村子，还没站稳脚跟，日

寇的炮就打过来了，“轰隆轰隆”地响，震得

耳朵都听不见声儿。

爹的连长是个河南汉子，姓刘，嗓门儿贼

大，他扯着嗓子喊：“都趴好了！别抬头！”爹赶

紧趴在一道土墙根儿下，心里头“咚咚”直

跳。爹的旁边有个新兵蛋子，叫狗剩，是邻村

的，比爹小一岁，吓得浑身直哆嗦，尿都撒裤

子里了。爹拍拍他的背说：“狗剩，别怕，有咱

呢！”可爹的心里头啊，也跟揣了只兔子似的，

七上八下的。

打了没几天，村子就被炸得不像样了，房

子全塌了，砖头瓦块堆得到处都是。爹与他的

兄弟们跟日寇在巷子里打，一条巷子一条巷

子地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抢。有时候为了

一堵墙、一个屋角，都得死好几个人。爹记得

有一回，连长带着他们守着一个四合院，日寇

从四面攻过来，爹和大伙就趴在墙头上往下

打，子弹打完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就

抄起大刀跟日寇拼。

爹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夜里的战

斗。月亮贼亮，照在地上白花花的，跟下了雪

似的。日寇摸黑攻过来，爹与他的兄弟们听见

动静就开枪，可对方人太多了，跟蚂蚁似的往

上涌。刘连长喊：“上刺刀！跟他们拼了！”爹“噌”

地一下把刺刀装上，心一横，跳出了院子。

那场面，真是惨啊！喊杀声、惨叫声混在

一起，血溅得到处都是，跟下雨似的。爹看见

他们班的老周被捅了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

可老周还抓着日寇的枪不放手，硬是把那人

拽倒在地。爹说，还看见狗剩，狗剩举着大刀

冲上去，砍倒了一个，可另一个人从背后给了

狗剩一刀，狗剩回头看了爹一眼，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来就倒下了。

爹红了眼，啥也不顾了，见着日寇就砍。

爹的大刀卷了刃，就捡起地上的枪接着打，枪

打坏了就用石头砸。也不知道打了多长时间，

天亮了，日寇退下去了，可爹他们连 100多号

人，只剩下 20多个了，刘连长也挂了彩，胳膊

上中了一枪，血哗哗地流。

爹在战壕里休息的时候，才发现村子里

到处都是尸体，摞了一层又一层。那味道啊，

熏得人直恶心，可大伙都顾不上了，太累了，

太困了，往尸体堆里一躺就睡着了。

后来，爹跟着部队又打了好几次硬仗。爹

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有一回，

日寇的坦克开过来了，“轰隆隆”地响，见啥轧

啥。咱们没有反坦克炮，只能用手榴弹炸。爹

班上的老王，抱着一捆手榴弹冲上去，趴在地

上等坦克过来，“轰”的一声，坦克炸了，可老

王也没了。当时，爹看着都哭了，可哭完了还

得接着打。

到了 4 月初，开始反攻了。那天，师长站

在高处，拿着大喇叭喊：“弟兄们！报仇的时候

到了！冲啊！”刘连长和大伙都红了眼，端着枪

就往前冲，追啊追，一直追到运河边。

打了胜仗，爹和他的兄弟们都哭了，抱着

头哭，哭了笑，笑了哭。大伙在运河边洗脸，看

见河水都是红的，漂着好多尸体。爹蹲在河

边，想起了狗剩，想起了老王，想起了连里排

里班里那些死去的弟兄，爹对着河水说：“弟

兄们，咱们赢了，你们可以安息了！”

因爹读过私塾，有文化，共和国成立后，

当地政府安排爹在林家庙小学当老师。爹念

过书，当过兵打过仗，经常给学生讲外面的故

事。讲着讲着就讲到台儿庄的那场血战。爹常

常跟我说：“娃啊，别忘了，咱们今天的好日

子，是多少弟兄用命换来的！”

有时候，爹会一个人走到滚河边，坐在那

儿发呆。爹说，他好像又听见了枪声、炮声、喊

杀声，又看见了他的那些弟兄们的脸。爹知

道，兄弟都走了，可又好像没走，就驻在爹的

心里，驻在这台儿庄的土地上，在这流淌的滚

河水里。

爹常念叨，这仗，打得惨，打得苦，可咱们

没怂，咱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怂过！日寇想占

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没门儿！咱们就是用

血肉之躯，也得给他们筑起一道墙，挡在他们

前面，不让他们往前一步！

现在的台儿庄，建得可好了，成了个大公

园，到处都是花花草草，人来人往的。可爹看

不到了。爹 73岁那年春走的，爹走得很安然，

像是与岁月达成的和解。

最后那段日子，爹躺在靠窗的床上，总

念叨着台儿庄抗战那些往事。当春风第 73
次漫过门前老槐树时，爹眼里的光正一点

点融成当年运河的水，把那些沉在时光里

的枪声，都泡成了絮语。爹总指着窗台上那枚

磨圆了边角的铜弹壳子说：“这是在台儿庄打仗

时捡的，我这辈子没啥留给你们，就这铜弹壳子

留个念想。”

病重时，爹常说胡话，喊的却不是疼，是“二

柱子，快躲到墙根！”“水……给伤员送水……”

娘说，他梦里都在打仗，可我知道，爹念叨的不

是恐惧。有回清醒些，爹摸着床头的老照片说，

那是晚年回台儿庄时拍的，爹站在修复的城墙

上，背后是穿蓝布衫的游客在喂鸽子。“你看现在

这河多清亮。”爹指着照片笑，眼角的皱纹里落着

春阳，“当年漂着盔帽的水，如今能洗菜了。”

临终前那晚，爹忽然要我把铜弹壳子放在

他手心。月光漫过他佝偻的背，像漫过一道老

旧的战壕。他盯着窗外的春夜，轻声说：“那年

春天，也是这么些星星，我们趴在死人堆里等

天亮……”话音渐轻，手却握得更紧，那枚铜壳

子被体温焐得发烫，仿佛要把几十年前的寒夜

暖化。爹走时嘴角带着笑，像完成了一场漫长的

巡逻，终于能把枪靠在树旁，坐下来歇口气——

这安然，是知道身后的山河早已无恙，是把自己

也种成了台儿庄春天里，一粒沉默的种子。

如今每逢清明，我都会去台儿庄古城的运

河边坐会儿。水流过石阶的声音，像爹临终前均

匀的呼吸；两岸的柳丝垂进水里，像爹当年攥着

铜弹壳子的手。爹念叨了一辈子的往事，原来不

是放不下，是把那场战役里的血与火，都熬成了

滋养生命的土，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用掌心的温

度，告诉人间：“看，咱们守下来的春天，多好！”

爹的台儿庄血战（散文）

何君华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

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面的机

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安慰你地下
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
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
于车中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这是赵一曼烈士在牺牲前给儿子宁儿

（陈掖贤）写下的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李一

超，早年便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积极从事革

命工作。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

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

东北从事抗战工作。赵一曼深知此一别，不知

何年何月才能与家人再见。但是，为了国家和

民族的需要，赵一曼毅然决然地抛下幼子，奔

赴东北抗日前线。临行前，留下了母子二人唯

一的一张合影。

1935 年 11 月，在反日伪军“讨伐”战斗

中，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军第 2团政治委员赵

一曼率部与日军激战，不幸受伤被俘。1936年
8月 2日，在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英勇

就义。在牺牲前，赵一曼给儿子写下了这封催

人泪下的遗书，这是她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

遗言，也是一位母亲用生命写下的家国绝唱。

如今重读这封仅百余字的遗书，每一个字都

像冰凌坠地，砸开历史的厚厚冰层，让我们看见

一位女性革命者在母爱与信仰间的撕裂与坚守。

遗书开篇的歉疚，像一根细针挑开了英

雄背后的柔软伤痕。赵一曼出身四川宜宾地

主家庭，却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加入艰苦的

革命队伍。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她抛下

年仅 3岁的幼子宁儿奔赴东北，在零下 30摄
氏度的林海雪原中，以“赵一曼”的化名率领

抗日游击队伏击日军。当别的母亲在灯下为

孩子缝补衣衫时，她正趴在雪地里擦拭枪管；

当宁儿在祖母怀中哭着喊“娘”时，她的名字

已出现在日军“必杀令”名单上。

遗书中“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藏着身

为母亲的巨大遗憾。1930 年临别前，赵一曼

曾抱着宁儿在武汉拍下此生母子二人唯一的

一张合影，照片里她穿着旗袍，眼神温柔得能

融化冰雪。可转身踏上东北的土地，她便成了

令日军闻风丧胆的“红枪白马女政委”，在白

山黑水间与敌人周旋 3 年。被俘后，日军用

竹签扎进她的指甲，烙铁烫穿她的肩胛骨，

她始终未吐露一字，却在昏迷中反复呢喃

“宁儿……”这份未说出口的母爱，最终凝练

成遗书中“遗憾”二字，重若千钧。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

来教育你”——这是整封遗书最震颤人心的

告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没有叮嘱儿

子“要听话”“要孝顺”，而是用自己的选择给

孩子上了人生第一课：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

是家国担当。

1935年 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军

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她腹部中弹仍坚持战

斗，直至弹尽被俘。狱中 8个月，她遭受了 20
多种酷刑，肋骨被打断 3根，却在清醒时写下

著名的《滨江述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
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这种“实行”的力量，远比千言万语更震

撼。当宁儿成年后读到这封遗书，他会明白：

母亲的缺席，是因为她把对儿子的小爱，熔铸

成了对千万同胞的大爱；母亲的“失约”，是因

为她用生命兑现了对民族的承诺。

遗书的结尾，“为国而牺牲”5个字似有千

钧之力，在薄薄的信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

不仅是一位母亲的临终嘱托，更是一位革命者

的精神遗嘱——她希望儿子记住的，不是“母

亲赵一曼”，而是“为国家牺牲的战士赵一曼”。

1957年，28岁的“宁儿”陈掖贤第一次踏

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在参观东北烈士纪

念馆烈士的事迹展后，他用钢笔将母亲的这

封遗书抄写在了笔记本上。此时此刻，他终于

明白，在那张唯一的合影中母亲的眼神为何

如此坚定。这封遗书，是母亲留给他的温柔念

想，也是留给这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的，赵一曼的遗书早已超越了个人家

书的范畴，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泉眼。这或许

就是这封遗书历久弥坚的力量——它用母亲

的血泪写下民族的记忆，用未竟的母爱点燃信

仰的火种，让每个读信的人都懂得：所谓英雄，

就是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后来者的路。

如今，珠河的枪声已远，但赵一曼遗书中

的每一个字仍在发烫。当我们在和平年代的

阳光下翻开这页泛黄的信纸，不仅能看见一

位母亲最后的凝视，更能触摸到一个民族的

精神脊梁。那些浸透血泪的文字告诉我们：真

正的传承，不是记住历史的伤痕，而是让英雄

的信念在时代中重生——就像赵一曼烈士希

望的那样，让每一个“宁儿”都挺起脊梁，成为

民族复兴的坚定力量。

重读赵一曼遗书（随笔）

9月3日，北京，正义必胜——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文艺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表演。 视觉中国供图

编者的话：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

望那段血与火铸就的峥嵘岁月，我们更能深切体悟伟大抗战精神的厚重
与深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抗战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那份精神的光
芒仍在照亮前行之路。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复兴任重道远；它告
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力量不仅在于物质的强盛，更在于精神的坚守。

英雄并非天生伟岸，是信仰让普通人作出了伟大的选择。在新的时
代语境下，如何用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向先烈致敬、如何把信仰的力量传
递给今天的青年，是《中国青年作家报》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从6月起，
我们邀请青年作家与编辑部共同创作“红色传承·青年笔阵”专栏，以笔
为旗，让信仰的力量从历史深处走进人心，让坚守与担当在新时代青年
的心中延续。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生 方册（20岁）

7 月的合川即将入伏，空气中已经攒着

燥热的暑气。我从上海回来没几天，高中同学

就约着去铜梁洞——那地方在涪江南岸的铜

梁山上，444.3米的海拔，是城区最高处，据说

温度比城里要低三四摄氏度。

清晨，天刚泛白我们就动身了。铜梁洞的

入口藏在一片翠柏里，石阶蜿蜒向上，黄葛树上

的鸟叫混着蝉鸣，在山坳间此起彼伏地聒噪。

行至半山腰，二仙观的朱红山门从树影间

透出来。这处明代为纪念张三丰师徒所建的道

观，明清两度毁于战火，民国时重建，如今只剩

几间简易殿堂和厢房。斑驳的朱红山墙间，门楣

上“二仙观”3个金字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比别

处多了层温润。檐角铜铃被山风拂得轻响，混着

香炉飘出的檀香，在潮湿空气里酿出古旧的安

宁。我们看了三清殿，赏过明清壁画与摩崖题

刻，逛累了便坐在观外石阶上歇脚。

“那边好像还有块碑，过去看看。”同学忽

然指着右侧摩崖下的平地。远远望去，一块墓

碑依山而立，立在两层石阶上，后面围着简易

石栏。我们踩着生苔的石阶绕过去，一方浅灰

色的碑正对着山下城区，刻着“抗日将军杨瑞

符之墓”9 个红字。碑后是座小型墓冢，形制

像川渝常见的土地庙，不足一米高。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看着墓碑，喃喃

自语，却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墓

碑左侧刻着：“生于一九〇二年 卒于一九四

〇年”。我努力回忆着这个名字，忽然想起 3
个月前，我在上海西藏路桥畔那座灰黑色的

建筑里见过这个名字，还看到了墓碑主人年

轻时的照片。

清明学校放假，重庆的父亲打来电话，让

我回恒丰路老房子看看。这处位于闸北区的

房子离苏州河不远，我很少住，望着窗外春柳

飞絮，索性出门沿河岸走走。河上不时传来

“哒哒”的马达声，驳船缓缓驶过。不知不觉走

了两三公里，西藏路桥已在眼前。抬头时，前

方一栋方形建筑斑驳的西墙突然撞入眼帘。

“上海怎么会有这么破旧的房子？”我暗

自纳闷。虽说附近有自家的老房，却因从小随

父母在外地生活，对这一带并不熟悉。走到近

前，见墙面由红与浅灰砖块拼成，左侧“四

行”、右侧“仓库”的蓝色大字被风雨洗得发

白，方才见的斑驳处，竟是密密麻麻的弹洞。

墙壁前，一块黑色大理石斜铺在地，上面

是 11 个不锈钢大字：“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

念馆”。这竟是四行仓库？初中课堂上老师讲

过，前几年电影《八佰》拍的就是这里的故事！

我第一次发现，历史竟离我的家这么近。

我连忙预约参观，走进纪念馆。6个展区

中，一进门的序厅里，谢晋元将军的巨型家书

格外醒目：“巧英吾妻爱鉴……我神州半壁河

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

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

命军人素志也……”字字凿凿，尽显保家卫国

的坚定。此外，馆内还陈列着其他战士的家书。

玻璃柜里，《申报》号外泛着黄褐色，“闸

北孤军四昼夜抗战”的黑体标题旁，印着士兵

们用粮包筑工事的照片：底层门窗全被麻包

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只留半扇，5-10 米厚的

牛皮、丝茧堆至天花板，像给建筑裹了层铁

甲。解说员指着兵力部署图说：“1937 年 10
月，谢晋元率 524团 1营官兵进驻此处，对外

宣称有 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一侧展墙上，一名军官的肖像照片旁标

注着“1营营长杨瑞符”。他身穿军服，戴圆形

眼镜，眉眼不算英挺，却透着执拗。照片说明

写道，其 1939年所著《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

录：“隔河民众见此壮举，齐声高呼‘中华民族

万岁’，声震苏州河。”他还记录了战斗细节：

“27日晨，尹排长率两班据守旱桥，敌占北站

大楼插太阳旗时，战士们趴在民房屋顶射击，

直到弹药用尽才撤回。”日记字迹有些潦草，

墨水洇了好几处，像是他回忆战士鏖战时，因

情绪激动而手颤所致。

这位四行仓库的营长杨瑞符，难道就是

眼前铜梁洞墓地的主人？站在杨瑞符墓前，合

川的山风穿过铜梁山的黄葛树林，沙沙作响。

纪念馆里陈列的《孤军奋斗四日记》，是他在

合川养伤时所写，字里行间的坚定似能穿透

时空。1940 年春，这位年仅 38 岁的将军在合

川离世，葬于铜梁洞，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

下山时，我忽然惊觉，上海的家离四行仓

库不过两三公里，合川的家到二仙观只需 10
分钟车程。这两个被战火串联的坐标，像两只

大手，在我 20 岁的生命里轻轻一握，让我与

那段遥远的历史有了奇妙的连接。

抗战胜利 70周年之际，四行仓库纪念馆

建成开馆，杨瑞符营长的墓也同时落成。它们

如两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那段刻骨铭心的

历史。如今抗战胜利 80 周年已至，再回望这

些纪念场所，意义愈发深远，中国大地的每一

寸土地，都浸透着先辈们的爱国热血；他们当

年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如今已成我们散步的

寻常巷陌。那些刻在弹痕里的坚韧，那些埋在

墓草下的赤诚，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

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

的生命里，悄悄完成着跨越时空的接力。

（指导教师：雷雨轩）

双城偶遇：抗战时空的印记

本报讯（黄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伟）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周年之际，在上海虹桥开往南昌西

的 D3148次列车上，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运段举办

了“青年书店·青春书厢”阅读分享会。本期

分享的是《不许可：相机中的侵华历史》——

一部收录日本随军记者拍摄却遭军方禁播

的侵华影像集。

活动现场，乘务员胡琴担任主持人，向旅

客展示、介绍书中标注“不许可”字样的照片。

这些影像因直面战场血腥、揭露日军暴行，当

年被日军严令禁止公开。

“电影《南京照相馆》里，邮差阿昌为保命

冒充冲洗工，和躲在照相馆的避难者发现那

些‘美好’照片背后，全是日军暴行的罪证，他

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传出去。”旅客范俊福

指着书中日军审问被俘中国军人的照片说，

“这种从求生到主动抗争的转变，正是民族气

节在绝境中觉醒的样子。”他特别提到电影里

老金手持相机走向日军的情节：“当老金用最

后一部相机对准侵略者时，镜头不再只是记录

工具，更成了捍卫民族尊严的武器。这让我明

白，今天的和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先辈们用

鲜血换来的。”此行范俊福与母亲前往南昌旅

游，早已计划好要专程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完成一场从书本到实地的红色历史追寻。

旅客何敏轻声朗读书中记录日军暴行的

文字时，几度因情绪激动而停顿。“上个月我

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时，馆内展出的‘不许可’照片就已经让我难

以入眠。”何敏说，看了《南京照相馆》让她看

清了侵略者口中“和平”的血腥底色。何敏的

分享引发了车厢内的共鸣，多位旅客主动加

入交流，讲述自己参观各地纪念馆的见闻，关

于抗战的历史记忆，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旅途

对话中不断汇聚、升温。

在影片回顾环节结束后，胡琴继续为旅

客讲述书中一张照片背后的厚重历史：“大

家看这几张图，拍摄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

本军队正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人奋起抵

抗，地面上躺着的是为国捐躯的中国军人遗

体……这几张照片，正是那段烽火岁月的真

实缩影。”

结合列车停靠站点，胡琴也向旅客们介

绍起沿线的抗战过往：“下一站我们将抵达福

建泰宁，抗战时期，这里是闽西北抗日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地群众曾以丹霞山为天然屏

障，协助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而我们列车的目

的地南昌，不仅是八一军旗升起的红色热土，

更是新四军军部的诞生地，1937年 12月，新四

军军部在这里成立，此后无数热血青年从这里

出发，带着救亡图存的信念奔赴抗日前线。”

从书中的历史照片到沿线的红色印记，话

题自然延伸至新时代青年对历史的传承与担

当。福州大学大三学生曹冶豪举起图书，指着

书中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中山门的照片说：

“看到这样的老照片，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今

天南京的繁华景象，更能读懂先辈们牺牲的

价值——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而

我们这代青年努力自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就

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曹冶豪的话赢得了车厢内阵阵掌声。随后，

旅客们纷纷拿起笔，在阅读“漂流瓶”上写下感

言：“铭记历史，自强不息”“山河无恙，吾辈当

强”“以青春之力，护盛世中华”……一张张承载

着红色信念的便签，随着列车的前行，与那段刻

骨铭心的抗战记忆一同，驶向革命圣地南昌。

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创新实践，“青年书

店·青春书厢”已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的

百余趟列车，并在列车上以书籍共读、漂流书签

等形式开展活动。南昌客运段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选择D3148次列车，因其途经上海、嘉

兴、泰宁、南昌等红色地标，特别采用“照片共

读+故事分享”模式，将严肃的历史教育融入

轻松的旅途场景，让这趟列车成为传承红色基

因的“移动课堂”，“本次分享会选择抗战主题，

正是希望沿着历史事件发生地的轨迹，唤醒更

多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民族记忆，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特殊节点，以阅读的

方式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共读《不许可》重温抗战记忆

旅客在“漂流瓶”上写下的感言。 黄 钰/摄


